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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短篇作品比作一个时期儿童文学发
展最易触碰的艺术脉动，那么，一个年度的短篇
创作，则为我们考察当下儿童文学艺术状况及其
发展态势，提供了一种基本的艺术脉象——这也
是我这些年来格外关注短篇儿童文学写作的原
因之一。

综观 2013 年度的短篇儿童文学创作，令我
印象深刻的是其叙事在历史和现实经验层面的
进一步拓展，以及它在故事艺术层面的新探寻。

历史经验的童年叙述
继 2012 年发表《我亲爱的童年》之后，作家

常新港在 2013 年又发表了短篇儿童小说《高
烧》。这两篇都是涉及“文革”题材的儿童小说。作
家似乎想要通过这样的写作，把属于他们一代人
的某种特殊的历史经验，引入到儿童小说的叙事
领地。然而，对于儿童小说而言，最重要的还不是
这一面向历史的写作姿态，而是小说在书写历史
的过程中，以童年的目光、情感、精神等所传达出
的独一无二的生命感觉和精神。这份体验探向了
历史的更深处，它让我们看到了在那个虚妄的历
史年代里还存在着的真实的历史体验与情感。

《高烧》讲述了在经历了抄家和焚书的恐慌
之后，一个少年怎样怀着对书籍的难以抵御的饥
饿感，寻找着可以“充饥”的书本。为了换取几个
小时的看书时间，“我”像牛马般为陈东东干活，
棉袄浸透汗水后又冻干，结出一身盐霜。小说中
关于“我”在陈东东的指挥下干活的那段叙述，用
墨至为简朴，却是其中最精彩的部分：一边是陈
东东不声不响地给“我”加活，另一边是“我”不声
不响地赶着干活，而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这段
叙述的时间感，像“我”的浸透汗水的棉袄一样，
在无声的滴漏中浸透了童年生命的重量。

作品有着极精彩的细节，比如“我”和陈东东
一起拉锯锯木头时，“我的动作快，他的动作慢，
不太合拍。他说：‘你稍微慢点！’我说：‘锯完了可
以看书’”。简单的叙述和对白中充满了情感表现
的张力。当“我”对陈东东每一次新加的任务作出
无声的妥协时，我们分明感到某种饿极了的动物
被举着食物的猎人一步步诱引着走向陷阱的不
适感，但因为“我”在“陷阱”里最后得到的“食物”
是书，这一诱引的动作以及“我”的被诱引的事
实，都带上了另一种复杂的滋味。小说中，那个

“高烧”的时代以及那个时代里人性的病态仍在，
但童年自己的生活摸索，童年本能的生命精神，
却让我们看到了荒诞年代里某种本真的价值和
意义。

相比于《高烧》，曹文轩的儿童小说《雪柿子》
描写的是真正的饥饿感。小说虽然架空了时代，
但其中写到的饥饿年代，显然是一种为过去的人
们所熟悉的历史经验。这是一种早已远离了今天
的童年的生活经验。

在一个被饥饿、干瘦和疲软的感觉所填满的
冬天里，饥饿的孩子树鱼在人迹罕至的山坳发现
了一树柿子。在饥饿的眼睛里，这是一树多么美
丽而令人充满了幸福感的柿子！但紧接着，这个
孩子也发现了一群忍受着饥饿漫山遍野地出来
寻找他的孩子，这其中包括他最讨厌的对手丘石
儿。树鱼真想一个人拥有这一树柿子，但他最后
还是把这树柿子交给了所有的孩子。一整个冬天
里，孩子们守着一树柿子的秘密，这让他们在饥
饿中感到欢喜，感到踏实。随着36个柿子成为了
大家的柿子，这一树柿子也从一种充饥的食物变
成了一个精神的象征，它给孩子们带来了相互支

撑和温暖的力量。一整个冬天，他们没有吃掉一
个柿子。作家曹文轩总是善于以童话的方式来叙
写生活的苦难，同时也试图从苦难的生活中创造
童话的诗意。他的许多涉及苦难的作品，其主旨
不是苦难，而是苦难烘托下的生活童话，正如《雪
柿子》虽然描写了饥饿的感觉，但它的主旨不是
饥饿，而是饥饿烘托下童话般缥缈美好的希望和
情义。这个童话本身有一种不大现实的美感，但
我们大概会为了它的美，而乐于拥抱它的不现
实。

对于当代儿童文学来说，历史经验的叙写一
直是一个特殊的题材领域。这一方面是由于历史
经验的呈现本身充满了复杂的难度，另一方面，
如何以儿童文学特有的简约而轻捷的方式处理
这些复杂厚重的历史经验，比单纯地整理历史又
显得更为困难。在处理历史经验的问题上，米兰·
昆德拉对小说家的提醒值得我们重视：“小说家
既非历史学家，又非预言家，他是存在的探究
者。”因此，如何透过童年历史经验的书写来思考
和发掘生命、世界等“存在”的意义，是这类儿童
文学写作面临的一大课题。

当代生活与当代童年
在 2013 年的短篇儿童小说和童话创作中，

当下题材的作品仍然占据了主要的份额。在写实
的小说和幻想的童话中，当代人以及当代童年的
生活经验成为了最基本的表现题材。这些作品
中，值得一说的又有两类：一是以儿童文学的方
式表达对当代生活的反思；二是书写中国当代社
会发展进程（如城市化进程）中的童年生活和童
年际遇。

张之路的短篇《拐角书店》，以一种糅合了童
话和小说艺术的表现手法，来讲述一个与书和书
店有关的生活故事。小说中，一只神奇的“学生
猫”把人们带到了被高楼围困起来的一个小小的
拐角书店里，在高速的城市化进程中，这个书店
像所有老旧的东西一样，正面临着被拆迁的命
运。“学生猫”想要拯救书店的举动，最后演变成
了一场全城性的宠物猫“运动”。聚集在拐角书店
的宠物猫们，把忙碌的人们的注意力，重新带回
到了这个不但从现实生活中、也从当代人的眼睛
和记忆里逐渐消逝的书店，以及它曾经带给人们
的温暖记忆。《拐角书店》的故事让我们想起西班
牙当代儿童文学作家法布拉的幻想体小说《无字
书图书馆》，两位作家以不同的方式，诠释着同一
个珍贵的人类精神生活传统——或许，它也是一
个在当代生活中正在被遗忘的传统。

短篇童话《松木镇上的大烟囱》（杨笛野）和
《摘星楼》（郭凯冰），延续和拓展了近年短篇童话
的现代性批判传统。童话里的“大烟囱”和“摘星
楼”，都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两个典型象征。松木镇
上，随着古古奇大老板的到来，对大人们来说，烟

囱代替了松树，对孩子们来说，玩具代替了小鸟
和松鼠。终于有一天，松树被砍伐一空，高大的烟
囱也不再冒烟，松木镇的居民们忽然发现自己不
知道该怎么生活了。面对这样，他们最后的决定，
却是要把逃走的“古古奇大老板”再找回来，“让
他叫大烟囱重新冒起烟来”。最后，他们带着孩
子，走出松木镇，去投奔新的“古古奇大老板”。这
个结尾，也是这则童话最出彩的地方，其彻底的
讽刺指向一种深刻的现代性批判，它使这则童话
带上了一种现代寓言的思想气质。

相比于上面两则童话的批判和讽刺艺术，龚
房芳的《注意女王》，是以写实的笔法表现城市化
进程中随父母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儿童生活感受
与生活际遇。与一般的城市流动儿童生活题材的
作品相比，这篇小说有着十分别致的创意。同学
眼中淡定潇洒的城市“路路通”苏茗烨，其实是跟
随父亲从农村来到这座城市的暂居者。他一直小
心地掩饰着父亲的下水道工人身份，并以父亲工
作的便利，有意无意地强化着同学对于他是“地
道的彭城人”的误解。作者并不刻意渲染一个农
村孩子在城市生活中非常态的卑微感，而是在自
然的生活氛围下表现一个孩子正常的尊严感。小
说中的苏茗烨从未亲口向同学编织关于自己身
份的谎言，他只是出于我们都非常理解的原因，
将错就错地接受了同学的误解，而这并不妨碍他
真诚、乐观地与朋友、与父亲相处、沟通，进而获
得朋友们的理解和尊重。这使得这个城市流动少
年的形象里包含了一种阳光灿烂的精神。这份精
神对于当代流动儿童生活题材的儿童文学艺术
表现来说，显得难能可贵而富于意义。

对于当代人和当代童年生活的表现、思考，
是儿童文学叙事永远的主题。应该看到，这类儿
童文学写作面对的远不只是一个题材的问题。一
方面，它的确要从当代人和当代童年生活中发现
那些需要和值得表现的生活对象，另一方面，它
更要从这生活对象中发现和建构起那些值得表
现的内容与内涵。

因此我以为，儿童文学的当下书写，不是一
个现实临摹的问题，更是一个艺术创造的问题。

故事的祛魅与复魅
青年作家陈诗哥的《一个故事的故事》，采用

一种带有元叙事色彩的叙事笔法，向读者呈现了
故事本身的魅力。童话以“一个故事”的自述视
角，讲述了它从作家“陈诗哥”的世界里潜逃出
来，去外面走了一遭，又重新回到作家身边的故
事。作品起头对于找不着故事的作家“陈诗哥”的
描写，以及中间关于故事意义的探讨等，带有明
显的“元叙事”意味。我们知道，“元叙事”本身往
往是对于“故事”神话的一种解构性的“揭穿”，作
者却借用这一手法，反过来证明了故事存在的意
义与价值。于是，故事里的这个故事的经历，本身

也成为了“一则非常美丽的故事”。在儿童文学创
作中，这是一种比较独到的写法，它在一个似乎
是要给故事祛魅的叙事过程中，完成了对故事的
复魅。

典型地体现了故事的这种“魅惑”性的，还有
《看夕阳的两神》（褚育麟）和《看戏》（汤汤）两个
短篇。这两则童话，一则叙神，一则说鬼。《看夕阳
的两神》在一种带有中国远古神话气息的叙事氛
围中，将神的世界与人的世界、神的法则与人的
法则彼此映照，相互阐发。神管理着人的世界，但
神的意志实现却仰仗于人的行动；神看护着人的
世界，但神的力量又取决于人的作为。真正的神，
既是要人类自己掌握和决定自己的命运，又是要
人类在以自我为中心的各种功业中，永不忘却神
的存在，也就是永不忘却一个更大世界的存在。
我们看到，这则童话所表现的“神”，其实也是人
类心中的一种敬畏感、悲悯感。童话《看戏》延续
了作者的“鬼故事”情结。聋哑女孩土豆在看戏
时，结交了水塘里的女孩小葱。一个人，一个水
鬼，在无声的世界里结成了最要好的朋友。汤汤
笔下的鬼故事，总是改写着我们心中与“鬼”有关
的各种传统心理感觉。那个在许多人印象中令人
齿冷的“鬼”的名字，在她的童话里却被赋予了一
种特殊的俏皮与温情。

在一个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祛魅时代，优秀

的童话试图通过它的自由幻想逻辑，在童年的心
中保留我们对世界、对生活最原始的那种惊奇感
与诗意。而它的天马行空的想象，它的物我统一
的逻辑，天然地抵抗着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时代里
普遍的机器生活对生命感觉的吞噬。这种“复魅”
的感觉也体现在2013年发表的一批短篇童话作
品中，如《冬末深夜天空味道的蛋糕》（张景睿）、

《唱一首歌才能下车》（流火）、《寻找天使的翅膀》
（段立欣）、《夕阳的集市》（张牧笛）等。近年来，这
类童话的创作在短篇儿童文学写作中一直保持
着稳定的频率。从题材、结构到语言风格，《冬末
深夜天空味道的蛋糕》都令人想起安房直子笔下
那些与自然、动物有关的充满玄想的童话。一个

“冬末深夜天空味道的蛋糕”，把我们的味觉从城
市蛋糕店里弥漫的甜香，带向了一种久违的冬
日、夜晚以及天空的清新气息。在这里，生日不再
是日历上由数字组成的一个标记，而是这样一些
充满诗意的日子：“每年最后一场雪停了以后，满
月升到当空的时间”、“每年启明星照在第一个成
熟的野生豌豆荚上的时间”，还有“春天第一朵花
开的时间”。这是一种令人心动的童话诗意，也是
这则童话在学习经典童话的过程中，发挥得最有
创意的地方。

2013年的短篇儿童文学创作，让我们看到了
当代儿童文学在寻找和建构一种本土童年叙事
艺术过程中的持续努力。不论是对历史经验、当
下生活还是故事自身艺术魅力的书写与叙说，
无不包含了人们对于儿童文学叙事可能的一种
富于拓展性的思考。同时，从这些作品中，我
们看到作家们关注的不但是中国式的童年生
活，也是中国式的童年叙事，后者意味着，当
代儿童文学的写作不应该只看到童年生活中发
生的各种新状况、新问题，还应该具备将丰富
的当代童年生活转化为儿童文学独特的叙事表
现艺术的能力。我相信，这不只是属于短篇儿
童文学的艺术问题，也是整个当代儿童文学创作
要面对的艺术课题。

历史与现实经验的当下叙事历史与现实经验的当下叙事
□方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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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的恐怖 丰子恺 作

当我们回望行进中的新世纪儿童文学时，会发现那些能
够点燃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激情和灵感的艺术生长点：幻想
文学、幽默文学、图画书、动物小说、网游文学……都已轮番登
场并持续展示了有目共睹的市场实力。因此，从某种意义上
说，2013年的儿童文学必然具有“守成”的色彩，当我们把这一
年从一个连续性的时间轴上切下来单独观察时，我们不得不
经常使用一个词：继续——它既可以在前些年创下的基业的

“阴凉”中惯性前行，同时又要体味在已经开创的艺术之路上
跋涉到纵深处的艰辛和繁难。2013年的儿童文学在繁华热闹
中有一种静水深流的姿态。

“童年回忆性书写”的热潮
在2013年的儿童文学创作中，作家们（无论是友情出演的

知名成人文学作家，还是儿童文学作家本身）对回望自己的童
年表现了极大的兴趣，形成了一股集体“童年回忆性书写”
的热潮。如赵丽宏的 《童年河》（福建少儿社）、常新港的

《青草的骨头》（明天出版社）、陆梅的《格子的时光书》（接
力出版社） 以及明天出版社推出的“我们小时候”丛书，

（包括王安忆的《放大的时间》、毕飞宇的《苏北少年“堂吉
诃德”》、苏童的 《自行车之歌》、迟子建的 《会唱歌的火
炉》、张梅溪的 《林中小屋》 和郁雨君的 《当时实在年纪
小》） 等等，这些作品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对个体童年岁月
的深情追怀，而是有明确的读者意识，即这些书是 （或主要
是） 写给今天的孩子看的。这些主要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和70年代的作家们，通过“童年”和“成年”相互交织的
双重视角，引领我们既抵达了童年现场，也抵达了对童年本
身的深切省察。在他们的笔下，怀旧并不是主色调，他们的
回望是面朝当下的。可以说，在这些作品中暗暗隐藏着这样
的期望——童年往事在岁月的流逝中不但酝酿成了甜美忧伤
的乡愁，而且沉淀下许多富有价值的体悟。他们愿意把这些
体悟和今天的孩子对话、交流，甚至渴望有一些行将消逝的
文化被记忆、被传承。又甚或，在他们对过去的眷恋的目光中
有对当下童年精神生活缺失的指证和确认。

这些小说或散文中为“风景”留下了饱满的空间。评论家
刘绪源评价《童年河》的风景描写时用了“铺张”一词。在《苏
北少年“堂吉诃德”》里，更是用了一整章写“大地”：麦地、稻
田、棉花地、自留地、荒地……在无垠的田野上，少年毕飞宇
倾听着“泥土在开裂，庄稼在抽穗，流水在浇灌”。这种

“铺张”的风景描写恰恰写出了那个物质奇缺时代的孩子
们，他们有他们的财富，他们的奢侈——不管生活多么苦
难，他们拥有一片自己宽阔的原野，一片不管是从地理学意

义上还是从精神意义上都可以称之为“家园”的土地。毕飞
宇说：“如果你的启蒙老师是大自然，你的一生都将幸运。”
这一点映照出了今天的孩子尤其是都市孩子的不幸，他们远
离大自然，远离动物植物，被拘束在狭窄的空间里。在迟子
建的笔下，“炊烟是房屋升起的云朵”；在赵丽宏的笔下，“芦
苇是河流绿色的花边。”当下的孩子，也许没有机会去亲身体
味这样美丽而诗意的感受。当作家们写下了那个时代的童年
刻骨铭心的饥饿感，也无言地指认了这个时代童年的另一种
匮乏。

这样的反思不但指向童年的空间问题，也指向童年的时
间问题。在陆梅的《格子的时光书》里，故事发生的时间背景
是上世纪80年代初，那个时候的父母老师远没有今天的这么
严格和功利，在小说中，几乎看不到格子的父母对她学业的催
促，所以她可以拥有一整个暑假自由地“游荡”。她的脚步可
以放任地抵达芦荻镇的每一个角落，尽管小镇的生活是那么
平静、波澜不惊，它依然蕴藏着生命的全部喜悦与悲凉。这个
暑假看似格子什么都没干，似乎就是“游荡”，但她的内心却从
没有停止感受、思考和体味。也许在大人们的眼里，她还是个
孩子，其实她的内心是那么敏感、丰富，来自生活中的风雨已
经在她的心灵上敲打出或哀婉或欢乐或舒缓或快捷的一首首
乐曲。也许她没有像今天的孩子这样被送到各种各样的补习
班里去，但她却可以向整个生活学习。这部小说让人不得不
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需要不需要给童年以闲暇，我们是
否相信孩子具有自我探求的能力和愿望？我们是否要占据他
们所有的时间，把他们锁在课本上、作业中，而不留给他们一
点自我探索的空间？

在岁月的风沙里能够提炼出金子般的箴言，不过，这些作
品里没有训诫，作家们只是像朋友——即便像父亲，也是“多
年父子成兄弟”这种类型的父亲，平等地与孩子们对话，用
温暖的、平和的调子说出生命馈赠给他们的感悟。《青草的
骨头》 说的是“原谅”，经历过挫折、磨难、背叛之后，依
然能够选择谅解，选择宽恕，选择追随爱、善良和同情，这
是小说中一个13岁男孩对于成长的深切领悟。在《苏北少年

“堂吉诃德”》里是“分享”。抚养自己多年的老奶奶，在分
别的时候，一无所有的她选择把自己珍藏的来年要做种子的
蚕豆作为礼物送给少年毕飞宇。这样的“分享”见证了真爱
的力量。在《童年河》里流淌的，更是一种平凡朴实却让人终
生难忘的亲情、友情。

正是因为要和今天的孩子们分享，所有这些作品的文字
和情绪都不是任性的自我的，他们的叙述是克制的、含蓄的，
是化沉重为轻盈的，因而，也是以儿童为本位的书写。

对儿童心灵成长的深度关照
正如前面所说的，2013 年儿童文学的一个关键词是“继

续”。前些年各个出版社推出的丛书，今年继续推出，很多作
家前些年推出的系列，今年继续有新书加入。比如中国少年
儿童出版社的“《儿童文学》金牌作家书系”、“《儿童文学》淘·
乐·酷”系列。比如接力出版社在继推出彭懿的幻想小说“我
是夏壳壳”系列之后，又推出了他的“我是夏蛋蛋”系列。比如
杨红缨的“笑猫日记”系列（明天出版社）今年又推出了《寻找
黑骑士》和《会唱歌的猫》两本新书；郁雨君的“辫子姐姐心灵
花园”系列推出《你不知道将来有多好》；伍美珍的“阳光姐姐
小书房”推出《我们班的小童星》。浙江少儿社推出了“风铃草
原创儿童精品书系”，继续推出沈石溪的动物小说系列。河北
少儿社继续推出“当代儿童文学作家原创书系”、二十一世纪
出版社继续推出晓玲叮当的“超级笑笑鼠”系列等等。

这种类似于电视连续剧一样的一部一部看似没有结束的
写作，迥异于有头有尾的封闭式的传统写作模式。这样的写
作，对于作家来说，如何避免自我重复是最大的考验。在2013
年的儿童文学写作中，我们看到，相较于那种依赖于夸张的、
搞怪的表情吸引读者注意力的方式，今年作家们更注重对儿
童心灵成长的深度关照。殷健灵的《致未来的你——给女孩
的15封信》（青岛出版社）以精微的笔触探悉青春期女孩隐秘、
曲折的内心世界，以独特的视角揭示了成长的奥秘。郁雨君
的《你不知道将来有多好》以贴近孩子心灵的轻松、幽默的故
事诠释了“无论什么样的孩子，都会拥有自己独一无二的未
来，朝前走，向前看，你不知道将来有多好”的理念。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的曹文轩的《羽毛》和高洪波的
“小猪波波飞”系列，一个深邃唯美，一个幽默欢快，这两种不
同的风格，其实可以并行不悖地存在于同一个幼儿的内心。
在《羽毛》中，羽毛飞上天空，开始不停地琢磨：我究竟是哪只
鸟的呢？翠鸟、布谷鸟、苍鹭……鸟儿不停地出现，羽毛一次
又一次地追问：“我是你的吗？”这样的追问，正是人类思考的
根本问题：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属于谁？而这样的
思考其实在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有人说，孩子是天
生的哲学家，曹文轩正是巧妙地抓住了这一点，用孩子们最喜
欢的循环往复的故事结构，在极单纯的文字里蕴含了丰富的
内涵。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幼儿又是极稚拙、懵懂的，经常一
本正经地干出很多好笑的傻事。高洪波特别擅长抓住幼儿的
这一面，塑造过“不不兔”、“魔笔熊”这些性格十分鲜明的幼儿
形象，小猪波波飞是新加进来的小伙伴。这头小猪的生活虽
然十分简单，但在作者慧眼挖掘下，竟然也是那么地摇曳生

姿，像流动的水银一样活泼可爱，成长的欢乐与烦恼，竟然一
样都不缺少。作品中处处洋溢着的幽默风趣正是小孩子们最
喜欢、最贴心的风格。

儿童文学批评：回到常识
2013年的儿童文学批评对当下儿童文学的创作、出版和

阅读中的热点问题和重要现象，做出了敏锐的反映，同时，也
对一些常识性的但又确实事关儿童文学发展的问题做出了扎
实的、耐心的阐释，生成和积累了一批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

接力出版社推出了“新视野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丛书
（10册）”，汇集了束沛德、王泉根等学者们多年的研究成果，从
儿童文学历史发展、体系建设、理论进程、创作思想等多重视
角出发，深入探讨了当代儿童文学现状，为儿童文学创作者提
供了可以信赖的前进坐标和美学参照。海燕出版社出版了由
方卫平主编的“红楼书系”第三辑，共收入5种儿童文学与文化
的博士学位论文，其中4种为儿童文学类专著，分别是《儿童文
学中的轻逸美学》（陈恩黎）、《魔幻与儿童文学》（钱淑英）、《中
国儿童文学中的女性主体意识》（陈莉）和《经典化与迪士尼
化》（王晶）。这些研究著作从美学、文体学、性别研究、文化研
究等不同视角展开了儿童文学的艺术和文化分析。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推出了李利芳的《中国西部儿童文学作家论》，这
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西部儿童文学作家的专著，对于
丰富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研究有着积极的理论及实践价值。

2013年的儿童文学研究，格外重视对作家作品的细读批
评，并通过对具体文本的深入解读，对儿童文学的艺术性等常
识性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再思考。

方卫平在《商业文化精神与当代童年形象塑造：兼论中国
当代儿童文学的艺术革新》（《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2013年第4期）一文中，提出了商业文化与当代中国儿
童文学艺术变革之间的内在联系。作者认为，20世纪70年代
末以来的中国儿童文学经历了基础性的艺术话语变迁,在这
一过程中,商业文化话语的影响不容忽视。从20世纪90年代
起,中国城市生活题材儿童文学作品中的童年形象塑造越来
越显示出商业文化的影响,它主要表现在儿童文学中童年形
象的“日常化”、“肉身化”和“成人化”趋向。这类童年形
象是对于传统儿童文学童年美学的一次积极和意义重大的解
放,但它还有待于转化为对当代社会童年命运的更为深刻的
思考。他的 《童年时光的魅影——评陆梅长篇儿童小说〈格
子的时光书〉》（《南方文坛》2013年第 6期），在解读陆梅长篇
儿童小说新作《格子的时光书》的叙事艺术的同时，也探讨了
长篇儿童小说的艺术发展问题，对当下的长篇小说创作尤其
富有启示意义。

刘绪源的《中国儿童文学史略（1916-1977）》（少年儿童出
版社）虽然是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考察儿童文学的发展，但并不
是资料的简单汇编，里面有很多对于文学现象和具体文本的
富有真知灼见的解读，正如作者所说的“文学史写作是要研究
这一段历史中所特有的文学问题和与文学相关的问题，找出
此中的经验、教训和规律性的东西来”。

2013年的儿童文学，在朴实、安静的实践中有一种努力去
探求、去抵达儿童文学本质的冲动和热情，正是有这样的在繁
花似锦的热闹中冷静自持的品格，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儿童文
学一定会拥有繁茂而美好的未来。

向着纵深处行进向着纵深处行进
□李东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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